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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生命的乐章生命的乐章 苗苗 青青 摄摄

四时之景不同，各有佳趣。
冬日之山，山清，山瘦；山远，山硬。
山之清瘦，来自百虫敛迹，来自草

木凋枯。冬日，原先那些飞舞鸣叫的虫
蝶，全然消失了。没有了鸣声，没有了
喧闹，山野一片荒寂。树木凋零，只剩
下瘦硬的树枝，枯败地戳向空中，彰显
着一份清冷的倔强。地面，草木干枯，荒
草落落，干而黄的色彩，映目刺眼。一切
的华丽，都已黯然退场。或许，会有阵阵
的寒风吹过，满地的枯草，便发出近乎凄
厉的声响；草，却是依旧硬着，伶仃而伤
感。依然有鸟儿存在，多的是麻雀，花喜
鹊，或者偶尔出现的几只山鸡。麻雀，瑟
缩着身子，依偎在荒草中，寻寻觅觅地，
在啄食那几粒草籽儿；花喜鹊，坚守在自
己的窠巢旁，叫着，全然失去了那种居高

自傲的情态；偶或，会有一两只山鸡骤然
飞起，匆迫的叫声，传得很远，到愈加衬
托了这冬日荒野的寂寥。

一个人行走在山上，满目荒凉中，
沉淀心中的，似乎，只有孤独，只有落
寞，还有那一望无际的茫然。

若是落一场小雪，山，就变得愈加
清寂了。雪，实在是小，还没有完全将
枯草遮盖住，却是落满了草尖。清清白
白，冷冷悄悄，让人生一份怜意。有小
动物，从雪地上经过，草尖上，就留下一
道清浅的迹印，像是一道未曾痊愈的寂
寞的伤痕。有人，从山道上经过，身后，
就留下一溜长长的脚印，一串一串的脚
印，沿山飘逸而上，直到山尖上，然后翻
山而去了。这样的情景，就禁不住让人
沉思，让人怀想，想着那翻山远去的人，

想着跟在他身后的那一阵阵风。树梢
上，也挂了雪，可是，经风一吹，雪，就纷
纷扬扬地飘落了。如此的脆弱，落的，
竟是那样叫人心碎。脆弱的阳光，照在
浅雪上，便映出一圈圈淡淡的晕黄的光
晕，很是迷离，很能让人，生发一份温暖
的伤旧的情怀。

一个人，行走在这样的小雪的山
上，一脚踢出，雪霰四溅。雪是清的，风
是凉的，人的心，却有一种清冷的惬意。

若然在冬日，眺望远山，自是另有
一番情趣。

眺望远山，冬日的远山，不仅清瘦，
而且是：山小，山远，山硬。只因山枯
了，像一个人脱去了他华丽的外衣，也
就变得瘦小了；只因变得瘦小了，所以，
远远望去，山，似乎也就距离我们愈来

愈远了。不过，山枯，倒也有它的佳处，
岩石全然裸出，山，倒是更彰显了它硬
朗的本质。我的居所的西南方，就是沂
山。冬日里，我是常常眺望沂山的。我
迷恋于沂山冬日的清疏和华彩。夏天
的沂山，是一团的绿，黏稠得化不开，你
根本看不清它的真容。冬日就不同了，
特别是在晴朗的日子里，沂山的轮廓，
尽收眼底。你甚至能看到那一棵棵疏
疏落落的树木。那种清疏的感觉，带给
你的，是内心的一派明朗。最是黄昏时
分，晚霞洒满山顶，远远望去，沂山，是
清疏中，溢一份烂漫。

那一时刻，对于一座山，你会禁不
住产生一种神圣的向往。

大雪覆盖了沂山。沂山，就不仅是
一座银白的山，而且是一座华彩的山。
阳光照着积雪，积雪映着阳光，天地之
间，炫然一体。远远望去，沂山，莹洁而
明亮，绚烂而迷幻。它成了一座你看不
透的山，它具备了神的特性。

那时，对于一座山的眺望，你实则
是在作一种神性的膜拜了。

冬山瘦
□路来森

生活比小说精彩，现实比诗歌奇
幻。伴随我大半生肯定还将伴随我一
生的山芋，大号别名番薯地瓜等叫法
多得差不多赶上鲁迅的笔名了，就那
么不起眼被埋在泥土里的山芋，常常
忆起，每每吃着，细细回味，我竟有大
诗人艾青“眼里常含的泪水"！

生于枞阳乡下，山芋不仅喂养了
我的身体，事实上也饱满了我的灵
魂。上世纪5O年代末出生的我，山芋
粉曾经是我的奶粉，山芋片曾经是我
的骨骼，山芋渣曾经是我的血肉，山芋
酒曾经是我的琼浆！而野地里的烤山
芋那已是天堂的美食了。一度，山芋
是我们书包里的“硬通货"，一度，饿得
奄奄一息时山芋成了我们的救命药。
当然，山芋也一度让我们格外难堪，不
分场合，不顾脸面的嗝气放屁，年少的
我们恨不得钻进地缝里，以至“厌食”

“伤食"山芋好多年。但山芋拯救了我
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稍有那经历的
人，谁说不出一罗筐山芋救命的故事，
稍有良知的人，谁又不说山芋是救苦
救难的观音菩萨哦！

人最难忘的是青春年少，是青春
年少时赢得的芳心。我写小说的文
友，一定会把我说的这段故事演义为
一篇动人的小说，小说的题目可否叫
做《罗漫蒂克的山芋》呢?故事说的是
我回乡干革命时的一件真事。比我长
几岁的汪哥，就是凭借着一个个热乎
乎的烤山芋，赢得了源子港小街上最
漂亮姑娘的芳心，那个年代，除了能给
心爱的姑娘一颗热乎乎的心，也就是
一枚热乎乎的烤山芋了。我们这群穷
小子至今都佩服汪哥是如此的高情商
大智慧，英勇无畏，为了遮人耳目，地
下党似的他常常把烤得香喷喷的山芋
藏在贴身的怀里，以至天长日久左右
胸前竟烫出了红肿的疤痕，结果竟成
了他赢得爱情的勋章！

是的，用不着隐瞒，我也不止一次
地接受过姑娘小嫂子们从身上掏出的
山芋，生山芋是那么的甜，熟山芋是那
么的香，如果良心未泯，这辈子忆起这
些往事，我都不能不眼里含有热泪。

山芋应还是我最美童话的酵母，
是我想象奇妙的灵感。我家奶奶六十
刚过眼就开始病瞎了，瞎奶奶饿慌了
老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山芋是“活宝"
呢，它会在地下跑呢。我们几个兄弟
只当奶奶瞎子讲瞎话，那年快过年时，
家里却要断了炊，生产队里这季节有
萝卜，可要吃得到就得集体分否则只
有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年失
寡的奶奶让我们到生产队挖过的山芋
地里去寻，她说她在家里都看见了许
多山芋宝宝在地下喊呢。我和二弟哆
哆嗦嗦就到了收过山芋的荒地里去
找，嗨!还真的是挖到了一篮子鹅蛋大
小的红红的山芋，不亚于采药人挖到
了千年的野山参！差不多让生山芋填
饱了肚子的兄弟俩，从此还真信了瞎
奶奶是神仙呢，山芋就是个会变的“红
孩儿"，真会在泥土里自由的跑呢！

人活世间，环境食物总潜移默化
的影响着人的行为，心性。常常，食物
禀赋性情，地理决定心理，风物滋润人
物，不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么？作
为吃山芋长大的枞阳人，从乡下跨进
城里的“土包子"，我不会忘了我的根
本，感恩山芋也有着山芋的自信，我能
否永远像山芋那样，叶，花，茎，根，全
都有益于人啊，生的，熟的，切成片，炸
成条，磨成粉，全都是美味。最不怕最
坚定的就是接地气，尘埃中泥土里，一
家人团团圆圆欢欢喜喜的挤成堆儿，
就那么岁月静好，就那么安身立命，就
那么潜心修行，让风和鸟儿去歌唱枝
头的桃李杏枣，让它们阳光下枝头上
美美的炫耀。世界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而我是一定要向山芋靠拢，亲近，
努力成熟为一个“山芋人”，就那么泥
土里悄然我的红，我的白，我的香，我
的甜。

含泪的山芋
□吴 笛

莒城西二十里，有山曰浮来。山
有三峰，飞来、浮来、佛来。藏深海万
年，浮现于世，故为省属地质公园也。

时隙也，逢银杏叶黄，施施而行。
初入山，溪水潺潺，水尤清冽，窈然深
碧，卧龙泉也。泉之阴，怪石嶙峋，松
柏竹树苍翠，森布蒙密，石上有亭，郭
老挥毫曰“文心亭”。泉之阳，耸立华
人寻根馆。藏奇异根雕五十有奇，尤
以“中华之根”，自然天成，叹为观止。

“龙凤呈祥”“花果山”“千里马”皆栩栩
如生，享誉天下，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
之最也。

复前行，遇古刹，飞檐螭首，雕梁

画栋，所得之北古作韵者，定林寺也。
两庑一宫三院，五殿二堂。前为大雄
宝殿，中为“校经楼”，乃刘勰校经处，
《南史》：“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今
为其生平陈列馆。后为儒、释、道三教
堂也。

进寺门，入目皆黄叶，疑为银杏
林，谛视一树也。树高二十六，围十五
点七米，方言“七搂八拃一媳妇”。望
形如丘，龙盘虎踞 ，冠似华盖，顶天而
立，繁荫数亩。树碑立，诗萃集，留其
先人之多题咏纪略。莒知州陈全国所
立碑云：“此树至今三千余年。”

惠风和畅，上下一黄，目遇之而成

色。日光下彻，影布叶上，斑驳陆离，
明灭可见，琉璃世界也。忆余幼时，随
母至此，以一金叶，向日光，莹澈，秋意
自觉，煞是可爱。

古刹北，人云佛来峰。立山脚，稍
见“福山观音阁”。沿阶行，五百罗汉夹
道迎。或长手欲触天摘日，或跣欲海捉
鳖，或开怀笑语，或凭栏默立俯思，宛如
真人。初见时，余四五岁，甚惧，藏于父
后，不敢视之，今念之觉甚趣。

既登阁，东望，风光一览无遗，高
楼林立者，莒城也。沭河殇殇若长袖
飘舞，屋楼崮黑影魅黧似卧龙。举目
望，万里晴空秋色静，碧云天，黄叶地，
风过发梢，光拂于脸，乘柔情，似私语，
于无边光景中，秋味生。

游人如织，伛偻提携，一年四季皆
为景。尤以秋景最，福寿节是也。

浮来山游记
□薛涵之

今年的天气干旱，有几个月都没
有下雨了，深秋季节本来就很干燥，缺
了水的土地上树木们、花花草草们都
有些打蔫，显不出应有的水灵来。

每天午饭后，我都要同广平兄沿
着矿区山间的村村通道路走一走，放
松一下自己。由春花烂漫到烈日当
头，再到色彩斑斓，走过了三个季节，
感受着大自然的变化，却并没有感悟
到什么，只是觉着这日子过得不紧不
慢，每天在繁杂琐事中挣扎。

忽然间有一天广平兄同我聊起了
干旱的话题，这才让我惊觉起来，原来
已经有许多天没有下雨了，难怪那天
从微信上看到一则“干裂的土地上，四
个人抬着一只硕大乌龟”的幽默视
频。于是，我不由地将眼睛向道路的
两边寻找干旱的证据。果然，那些水
泥道路牙子旁边、菜地里、沟沟坎坎里
生长着的荆棘和杂草们虽然染着秋天
特有的黄色，但却是那种枯萎的黄，黄
得没精打采，甚至颤颤巍巍。我有些
惭愧，自己居然两耳不问窗外事，连这
么久的干旱都忽略了。

不过，当我再一次带着某种愿望
仔细梭巡这些荆棘和杂草时，我的眼
睛不自觉的跳动了一下，在荆棘和杂
草从中间杂着一簇蔟的金黄色的小
花，甚至在路牙子旁边也有几株静默
在秋阳下的金黄色小花。它们显得生
机盎然，亮亮晶晶，蓬蓬勃勃，与周边

的荆棘和杂草明显有了气势上的区
隔。

我认识这些金黄色的小花，它有
一个山野气息很浓的名字“野菊花”。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认识它们了，那
个时候也正值秋天，我刚刚从部队复
员分配来到深山里的这座矿山，有一
天，我忽然间看到居住的单身楼前的
球场四周绽放了许许多多的的金黄色
小花，在此后的日子里，它们越开越
茂，那种浓烈且耐闻的清香弥漫了在
空气之中，让人总有一种渴望浪漫的
感觉。虽然它们每一朵花都很小，宛
如一朵朵微型的向日葵，但是从形状
到香气，我都能够判断出它应该是菊
花，果然，当地村民便叫它“野菊花”。
我采了一些放在自己单身宿舍的床
头，让花香陪伴着我看书和入眠，感觉
它们就像是我失而复得的朋友——许
多年前，我曾被一部叫做《山菊花》的
长篇小说联播所吸引，当时就想象着
山菊花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小说的名
字叫山菊花呢？如今，我知道了野菊
花就是山菊花。

此后，每年到深秋时，我都要特地
采一些野菊花回去插在自家的花瓶
里，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行动，也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产生的一种
似是而非的感悟——似乎觉得野菊花
与矿工存在着某种共通的地方：都是
身在深山守在深山，都能耐得住寂寞，

将自己那一点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平
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芳香和美丽奉献给
了这一片少有人知的山野里，或许，只
有照耀着自己的阳光欣赏你；也或许，
只有吹来的风儿将芳香带出去，但是
终会在没有到达山外时就会散去。可
是，一旦在这深山里落地生根，便再也
不舍得离开这里，年复一年地为着季
节的美丽而默默绽放和沉寂。

生出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矿工
或许并没有几个人，也许就只有我一
个人而已，我的那些矿工兄弟们更多
的是在用行动绽放着自己，他们不需
要那么浪漫的联想，只需要用朴素来
让每一天的矿工生活过得充实一些。

自从有了这种联想以后，我对野
菊花就寄予了许多的美好念想，我会情
不自禁的为它写上一首诗，也会情不自
禁地为它拍上一组照片，还曾想着为他
填词作曲一首歌，名字早就想好了《花
香如故》，可是，我却总是找不到灵感，
我找不准用什么样的曲调才能准确地
将野菊花山野的气息表达出来，迟滞到
现在我也只有感受，却没发表达。

今年的深秋来得很迟，以至于我
差一点忽略了野菊花，但是它们终究
还是开放了，虽然没有了往年的繁茂，
而能如此艳丽地绽放已属不易，在这
么干旱的日子，我真的不知道它们是
用什么方式来吸取水分和养分，并让
自己花香如故。

对于野菊花，我有了一分敬意，就
像敬畏我的矿工兄弟！我很想采摘几
株野菊花带回自己的办公室，伸出去
的手，又收了回来……

花香如故
□杨勤华

最好的时光，当是静的。
有人认为，静谧的世界，哪儿都

有。黢黑的泥里，卧着沉睡的种子。和
风过江，独留水汽。午后的病房，人们
安静小憩。

这些都是旁观的静。譬如冰面相
隔，冰上空寂，冰面如镜，但看看冰面
下，水依旧汩汩地流淌，鱼儿仍活跃。

真正的静，藏在心里。落叶纷繁，
我自岿然。五色流逝，我葆本心。水浪
翻卷，我伫如石。

这份静属于安宁的心灵皈依。在
熙熙攘攘后，在争名逐利后，在纷扰后，
在沉郁后，奔赴一个完全静止的，消烦
解忧的世界。然后，心如止水地，倚在
那里。这样的时刻，是无法用言语直白
表达的。

善读者，能悟。手持卷，目视墨色
文字。不管斜阳平地，无论风撩小窗。
就完完全全地浸入其中，如没于深海的
鱼。

儿时的夜晚，常点煤油灯。每逢作
业做好后，我就看书。那时，母亲正在
炉灶边烧火，大花猫窝在墙角安睡。我
看得入迷了，禁不住用手指摩挲书角。
豆大的火光微微颤动，昏暗地照在字
上，略显模糊。我看一会儿，眼睛就酸
胀，但从未让目光游离过。尽管母亲就
在身旁，她面前的大铁锅已冒出热气，
溢出饭菜的香。

外面，呼呼的北风撞击着木窗，冰
凌渐渐舒展开来。我全然不知，只管看
书，在昏黄的灯下，全身心地投入进
去。那些文字，是有温度的，能让你忘

却冬日的寒冷。它们能开启一扇光明
的门，让人心智透彻。有书陪伴的夜
晚，是柔软的，安宁的。

善钓者，能久。握竿，眼观，耳听。
水边多美景，碧草杂花，蜂蝶飞绕，偶尔
一只飞鸟从水面掠过，漾出小小的清
圆。有些钓鱼人喜欢心无旁骛地钓，保
持安静的状态。稍有经验的垂钓者，能
同时放好几根鱼竿，悠闲地候着。他们
能凭水面冒出气泡，辨别出即将上钩的
鱼。他们轻易不出手，就像兵法所言：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每一
次垂钓都是一次交锋，一次宽天厚地
下，以水为界的无声交锋。

在水边，即使不钓鱼，单静静地站
着，也会身心俱静。孔子说，智者乐
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滋养了万
物，是大自然的母亲。它可攀山越岭，
有势不可挡的魄力；它可冲刷一切，荡
涤污垢；它流经四方，汇聚江河，圆融兼
并。

静谧的时光，也能不动声色地隐匿
在喧嚣聒噪间。我曾在海边停留过一
个下午，只是远望着那些小岛和与天相
接的水面。周围的游客忙着拍照、嬉
戏、捡拾海货，脸上洋溢着快乐。耳边，
还有海水撞击石头发出的隆隆响。随
着浪潮的涌动和快乐的人群，渐渐的，
我抛却了原先的烦恼，内心如水，及至
平静。

世间种种，或由境入静，或由静入
境。那些静时光啊，就好像是慢镜头下
的一帧帧画，悠远漫长、柔和安定，有直
抵心底的力量！

静时光
□邹娟娟

从住处到单位，要穿越一片树林。
这是片白杨林，隐着一条小道，少有人
走，很静，但这正合我意，我甚至认为这
是我与这片树林的缘分，就像史铁生所
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
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每次步行穿过时，我就会笃定地认
为这片树林是为我而存在的，春天时，
树们羞答答地绽开嫩绿的眉眼，给我
看；夏天时，热情四溢地绿着，让我感受
到生命涌动的活力。如今在秋天，它们
又毫不吝啬，将绚烂的秋色展示给我
看。

走在林间的小道上，仰头望去，有
的树叶依然绿着，有的却已经黄了。一
树一树的图案，色彩鲜明，在蓝天白云
的背景衬托下，斑驳地美着。

有风来，黄了的树叶就会如一群纷
飞的黄色蝴蝶，扑簌簌落下来，落在我
的脚下。有的还落在我身上。看树叶
下落的全程，就像欣赏电影里的一个慢
镜头——落，落，落，然后轻柔地，扑入
大地的怀抱。这个过程，缓慢且优美。

有的落叶还很新鲜地黄着，拿一片
在手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纵横交错
的筋络——这是叶子的文字，记录着它
与时光的一些秘密。

路上已经铺了一层干枯的落叶，踩

在上面，沙沙沙，仿佛蚕吃桑叶，温润有
声。这总让我有种恍惚感，以为是踩在
乡下老家院子前的那片树林里。那是
片很大的白杨林，每到深秋，树林便成
了黄色的海洋。我和小伙伴们踩着落
叶奔跑，打闹，跌倒了也不怕，落叶厚着
呢，是最柔软的地毯。

有时我们会各自拣一些落叶，掐掉
叶子，只剩叶梗，然后比赛，看谁的更柔
韧——将自己的叶梗与对方的交缠在
一起，拽着自己的使劲拉，谁的断掉，谁
就输了。如拾到特别好看的叶子，就揣
进衣兜里，拿到学校夹在书本里，当书
签。

那时家里做饭都烧柴火。我找一
根细长的铁丝，拿到林里去串树叶。用
不了多长时间，铁丝上就满满的了。将
铁丝弯成一个圈，就成了一个金黄色的
花环。看到家里的炊烟升起来时，就将

“花环”挎在肩上，气昂昂地，凯旋而归。
一年又一年，树林黄了又绿，绿了

又黄。我也如一棵树，在自己的春夏秋
冬里，老去的日子渐次掉落，新生的日
子扑面而来。

但总有些日子会掉落在心底，并不
随风而逝，等待有一天我重新把它们捡
拾起来，把玩回味——在那一刻，时光
柔软，岁月芬芳。

总有些叶落直达心底
□曹春雷

秋冬季节，荷塘的荷叶失去了往
日的风采，枯萎蜷缩在一起，在瑟瑟
的秋风中“哗哗”作响。这是荷塘里
的莲藕最肥美，到了挖塘藕的时候，
冰冷的塘水也挡不住挖莲藕的热
情。挖藕之前是要放干池塘里的
水。放干水，就意味着“竭泽而渔”
了。还没有来得及等荷塘里的水完
全放干，我们就纷纷跳入冰冷的塘水
中，拿起网兜、塑料桶三五成群就下
到池塘里。那些鱼儿就搁浅在小水
洼里，用网兜一捞，准能捞出些活蹦
乱跳的鱼虾。鲫鱼最喜欢钻入泥巴
里，一旦发现泥巴里有动静，就立即
扑上去，双手往泥巴里一通乱摸，定
能摸出一条鲜活的鲫鱼来。

等我们小孩子把荷塘弄成泥巴翻
飞，满塘浑水后，大人们才穿上连体雨
衣，随身带着一只小竹伐，下到荷塘
边。首先用铁锹在塘泥里挖出一个豁
口，就用双脚试探踩踏。倘若泥下有了
莲藕，就弯腰双手到泥里摸索，顺着莲
藕长的方向，把泥巴慢慢扒空，之后，小
心翼翼的把莲藕往后拽，这样，整根莲
藕就这样被挖了出来。莲藕深埋于泥
水中，钻在泥巴里，陷得很深，必须清除
掉面上的泥巴，还要轻拿慢提，这样才
能保证整根莲藕不会从中折断。挖莲
藕要有耐心，不能过于急躁。莲藕折断
后，泥巴就会进入莲藕的孔眼中去，本
是玉白色的莲藕里变得黑乎乎的，从而
影响了整体感官。

在挖藕的时候，偶尔也会摸到泥鳅
黄鳝之类的，挖藕人就把泥鳅朝岸上人
群人多的地方扔去。也有恶作剧的，把
半截枯荷杆灌满泥浆好，朝人群中甩

去，大家还以为是泥鳅之类，纷纷伸出
双手去接，结果弄得满头满脑泥浆飞溅
了一身，惹得人家一阵哄堂大笑。岸上
的人也不甘示弱，拾块石头朝荷塘里扔
去，泥巴四溅，挖藕人早就有所准备，只
需用枯荷叶一挡，也就安然无恙。岸上
塘里笑声不断，热闹非凡。

相对于荷塘边，塘中心的莲藕就要
粗壮多了，当挖偶人在泥水中折腾半
天，就知道一定是一条大藕。果然，经
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看见一条沾
满泥巴的莲藕出现在挖藕人的手中，他
高高的举起，不时向岸上的人炫耀，岸
上的小孩都会发出一片惊呼声。显摆
完后，才恋恋不舍的放入身后的竹伐
中。等装满，就拖上岸来，用软管接来
清水冲洗。随着泥巴逐渐被冲洗掉，粗
壮的莲藕就展露在眼前。这些莲藕宛
若婴儿的小手臂一样，圆滚滚的十分惹
人喜爱。

莲藕起塘后，分出优劣等级，把那
破损的低价处理掉。藕尖用来醋溜，
鲜嫩爽滑；尚好的藕段可用来做藕饼，
放入油锅里炸，酥香无比；而那种表面
有麻点的，一定是粉藕，用来煨汤，煨
汤用砂锅最好，煨好后的莲藕晶莹剔
透，粉嫩鲜香。当然饭桌上还要鲜美
的鱼虾，煎至焦黄，用辣椒干煸，很是
下饭。

每次回家路过荷塘，都情不自禁的
回想起儿时挖塘藕的热闹场面，如今，
荷塘依旧，只是乡村显得格外的落寞
了，一塘枯黄的荷叶，寂寞无声的蜷缩
于瑟瑟秋风中，偶尔阵风吹来，哗啦啦
响作一团，仿佛是在追忆那快乐的昨
天。

荷塘“藕”记
□江初昕

铜官山铜官山


